
8              Ju l/Aug  2006  二零零六年七/八月

Ashley Kwan

自幼已在基督教學校受學，惜年少氣傲，無

視天外有天之宗教宣言。直至某天，當我還在懷

抱著夫君、女兒的愛寵和享受著擢昇榮譽時，心
靈卻若有所失。那時，我才知道原以為圓好無缺

的生命卻另有指向，尋找生命源頭的心首度被觸

動了，往後數載，斷斷續續的嘗
試在人世間尋找美麗的天堂。這

是五年前父親還在的時候。

二零零四年九月五日，父親

不辭而別的噩耗在電話另一端

傳來，隨後只聽到我和二姊的
喪哭。當晚一夜無眠，腦海不

斷呈現父親七年前在我舉家移

居加國前的影像：他中風後清
痽的臉龐，口齒不清的表達

能力和走路時一拐一拐的身

影，無助亦無語。雖然中風
改變了父親健碩圓渾的身

型，卻無損他倔強頑固的性

格。在途人冷眼注目和引致家
人不便下，爸爸選擇了深居簡出，自此，健康每

況愈下，最後，他被安排入住護老院。在沒有醫

護人員預告生死攸關的一晚，家人還以為一如每
天，爸爸會乖巧的躺在床上等候著各人的探訪。

然而，父親卻靜悄悄地在這晚孤身上路，臨走時

留不下一言片語，亦帶不走家人隻字祝福。

爸爸不在了，航機卻把我帶回他離開的地

方。登機前的兩週，日子難過，每次電話響起即
不自覺地退到最遠處，妄想能逃避那帶來噩耗的

鈴聲；也不是一兩次，眼淚總在聽到某些音符時

不自控地湧出來，糢糊了我的視線，更萬料不到
的是移民後首次取道回港的行程，是為出席父親

的喪禮而展開。當闊別七年的港灣在眼下呈現

時，淚水不由自主地一湧而出，若自責能抵消罪
疚，我願意負荊請罪千千萬萬次，但細想，我發

現眼淚並不只因喪親而流，更為更新萬物而下；

負荊請罪原非此行原意，生命委實另有指向。

尋找回家路
喪禮過後，一切像被淚水洗滌更新，發覺人

和事原來可以更趨完美。一直以來，喋喋不休的

媽媽和精神不穩的哥哥均是我心頭的痛。這些年
來，我還是首次有勇氣仔細觀察本來勤於修飾的

媽媽，不知何時起已無暇漂染她一頭斑髮，兩鬢

暴露了比她真實年齡更殘酷的現實。一直以為，
媽媽從不知道她的表達方式嚇唬了她的子女，

事實卻是，她的子女亦從不瞭解他們的母親原

來一直用這方式來訴說她的孤獨和無助，看著
她，心頭只盼望她能活得更好。

至於哥哥，回港前已得知他到了歇斯底里的
地步。回家後第一次單獨對著他，的確，沒有比

目露兇光和滿身戾氣更能形容哥哥的狀況。也不

知從那裡來的力量，我膽敢坐近他身旁與他攀
談。獨處的機會啟動了溝通的鑰匙，令他塵封多

年的心靈重新被關注。本來自暴自閉地逃避世俗

的哥哥，竟願意重修篇幅，離開他依戀的被窩。
與其說哥哥被我感動了，倒不如說我被天主的慈

愛感動了，往後發生的事，更見祂待我何等豐

厚！

經歷過喪失，才懂得珍惜擁有。一老一寶，

現在，只剩下一寶了。看見媽媽住在破落和堆滿
雜物的一室，心有慼然，故許諾以四天為限替她

的居室整理掃漆，哥哥更主動加入幫忙。第一

天，大姊吩咐她的傭人協助我清理一室二十多袋
的雜物，簡直是賓虛的場面。第二天，便遭二弟

責怪我好生事端，還質疑我能否如期完成。當

時，媽媽坐在那裡不發一言，我則滿心委屈，幸
好，還有三弟的安慰。天父並不袖手旁觀，卻用

憐愛修補了姐弟關係。深夜二時許，二弟來電道

歉，這在以前是比火箭升空還困難的事。第三
天，我發現火箭奇蹟地再度升空。二弟替天花和

大半居所上了漆！就是這樣，本來只有我一人參

予的計劃，最後變成五人行動，而且還確實地在
第四天傍晚如期完成。二弟還一邊觸摸翻新了的

牆身，一邊嘖嘖稱奇。其實，稱奇的又怎獨他一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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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四大民生問題中，以住最為昂貴，寸
金尺土，香港自不在話下，地廣人稀的加拿大，民居
的負擔佔總收入的 30%上升到 40%，甚至更多。

＊話說有母子二人住三千呎「豪宅」（實為豪宅
的虛榮心所害），冬季時取暖，加衣添褲，瑟瑟縮
縮，試問可苦呢？

＊「怎麼你們又要搬家啦？」
「就是嘛：五年內這是第七次搬家了，老是忙著收拾
行李，總是在逃難一樣！」

沒錯，在這五年內，屋價幾乎翻了一番，雪球
是滾大了，請細想，有限的資金增長能彌補無限的身
心磨損嗎?

＊小夫妻住一間 1800呎，二十年的屋，每個房
間尤如 showroom，客廳的地板亮麗得無懈可擊，尤
勝百萬豪宅，他們要割愛了，「我們不需要這麼大的
房子。」本來嘛，室雅何需大，用愛心、愛情營造的
愛巢，那怕再小亦是溫馨的。

讓我們祈禱：主啊，在你的庭園中請賜我一居
所。我全心依靠你，因為你曾說過：「在我父的家
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
（若 1 4 : 2）

人生百態之居所 林總

就在離港前的兩天，我和家人再度得到祂的

眷顧。那是一個安放父親骨灰的日子，就在各人
整頓心情的時候，哥哥出乎意料地出現了，而且

還是精神抖擻的模樣。中國人傳統觀念認為父母

去世時若沒有長子擔幡買水是一件極不孝和缺福
的事，我深信哥哥這次出現已彌補了一切，父親

亦可含笑而去，想到這裡，眼淚又一次缺堤而

下，不為傷痛而為感恩。當回想起取道回港的意
向曾屢遭家人反對，而當下又能站在父親墓前侍

孝時，祂讓我明白流淚的意義。透過眼淚，我認

識到生命的不同層次，從仳離學懂珍惜、從失去
學懂感激、從埋怨學懂欣賞，祂藉此行再度燃起

我尋求生命源頭的心。

父親的辭世叫我重返故地，天父則藉著我重

回故鄉而彰顯了改變的力量。因為祂，人事物更

美的角度被發掘了：媽媽只是用喋喋不休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其實是一個靈魂孤獨的老人，祂喚醒

一直忽略母親的子女，好叫我們讓她活得更豐

盛；因著祂，哥哥被重新注入現實生活的生命
力；賴著祂的眷顧，我可以無比的忍耐面對兄弟

姊妹間的齟齬，團結力量成就了更融洽的家庭關

係。原來回港非為補贖卻為回應感召，天主讓我
在回港的旅程中跟祂邂逅，然後毫不吝嗇地揭示祂

的神力，為我在人世間尋找美麗天堂譜出讚頌。

祂諦造改變的震憾力至今仍歷久不散，且在

回加後繼續茁壯成長。離開教會十多年的丈夫就

在我返回溫哥華後重投教會生活，而我和兩個寶
貝女兒亦積極加入慕道班，剛過去的復活節，我

和女兒都在主的眷顧下接受了聖洗，四口子平安

的心靈絕非當年活在富足下可比擬。當然，我並
不認為聖洗是保障人類踏入天國門檻的直通車

票，但透過聖洗，原罪被洗滌了，打通了原本封

鎖著天主與人類溝通的脈門，能否透過這脈門踏
進天國，還得看我們怎樣善度信仰生活。

誠然，我們仍然會在生活中遇上誘惑和挫
折，當下，在四口子成為天父兒女的同時，我和

丈夫便攜手站在人生另一關口，但感激已替代了

埋怨，因我深信天父自有祂的旨意，在祂護佑
下，再大的危機和挑戰亦只是為邁進天國作更完

善的準備。當天，在我生活富足的日子，祂讓我

經驗心靈空虛並觸動了尋找天國道路的心；今
天，當我和丈夫面對抉擇時，祂讓我體會愛的力

量；昨天，在喪父的經歷中，祂讓我明白喪失不

是結局，它只是邁向永恆的開端，並藉回港路上
帶我尋回前往美麗天堂的道路！


